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英国扳篇小说名著迄评

      (4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

出 版 说 明

    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 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

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

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

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

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

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    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

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

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--一 向他们致意，未

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

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    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艳单:
主 编 徐位发，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冶华 王列耀
        胡跃生 严奉强



目 录

无所不知先生 ······”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毛 姆 (1)

上校太太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毛 姆 (10)

在效难进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毛 姆 (34)

带伤疤的人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毛 姆 (41)

侏播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母资攀 (49)

小阿一多米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怂份攀(63)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无所不知先生

毛 姆

    我简直是在还没弄清麦克斯·开拉达是谁的时候，就非

常讨厌他了。那时战争刚刚结束，远洋轮上的旅客十分拥

挤。要想找到一个舱位非常困难，不论船上的工作人员给你

找个什么地方，你都只好凑合着呆下。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

个单人舱。我算是很幸运，住进了一间只有两个床位的舱

房。但我一听到我那位同伴的名字，就马上觉得凉了半截。

它让我立即想起了紧闭着的窗孔和通夜严格密闭的舱房。我

是从旧金山到横滨去的，同任何人在一间舱房里度过14个

昼夜就已经够受了，可要是我这位同行的旅客就叫个史密斯

或者布朗什么的，那我的心情也不会那么沉重了。

    我一上船，就看到开拉达先生的行李已经摊在下铺上。

那样子我一看就讨厌:几个手提包上全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小

牌子，装衣服的皮箱也实在太大。他已经打开了梳洗的用

具，我看出他显然是上等 “柯蒂先生化妆品”的一位老主

顾，因为在脸盆边上我看到了他的香水、洗发膏和头油。开

拉达先生用金色花纹刻着名字的各种乌木刷子，本身倒实在

应该刷洗一番了。我真是丝毫也不喜欢这位开拉达先生。因

此我跑到吸烟室去。我到柜台边去要来一副纸牌，一个人摆

着玩，我几乎才刚刚拿起牌，便忽然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，

他想我的名字一定叫什么什么的，不知对不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

    “我是开拉达先生，”他接着补充说，并微微 一笑，露出

J’一排闪亮的牙齿，说着他就坐下了、、

    “噢，对了，我想我们俩只仁 ‘个舱房。”

    “我把这看成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、你事先永远不知道你

将和什么人住在一起，我 Guy说你是英国人就感到非常高

兴 我赞成咱们英国人在国外的时候，大家总抱成 一团儿，

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‘)”

    我眨巴眨巴眼睛。

    “你是英国人吗?”我问得可能有点不得体。

    “没错。你难道觉得我看着像美国人吗?我可是彻头彻

尾的英国人。”

    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开拉达先生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张护

照，在我的鼻子下面使劲晃着。

    乔治英王治下真是什么样奇怪的臣民都有。开拉达先生

身材矮小，可非常健壮，黑黑的脸膛刮得干干净净的，一个

很大的鹰钩鼻子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的黑色的长发很

亮，一缕缕卷曲着。他口齿流利，但丝毫没有英国人的味

道，而且老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。我几乎十分肯定，要是把

他那份英国护照拿来仔细检查检查，准会看出开拉达先生实

际是在一个比英国所能看到的更蓝的夭空下出生的、，

    “你来点儿什么?”他问我。

    我带着怀疑的神态看着他。当pj禁酒令还没撤销，很显

然这船上肯定一滴酒也不会有二不渴的时候，我也说不清我

最讨厌的是什么饮料，是姜汁汽水还是柠檬汽水。可是开拉

达先生却向我露出了一丝东方人的微笑。

    “威1忌苏打水，或一杯什么也不掺的马丁尼酒，全都
      2



行，你只要说一声好了。”

    说着他从他后面两个裤兜里各掏出一瓶酒来，放在我面

前的桌子上。我愿意喝马丁尼，他于是向招待iii要了 一碟冰

和两个玻璃杯子。

    “这倒是很好的鸡尾酒，”我说，

    “你瞧，这玩艺儿我可有的L3u}船上要有你的什么朋友，

你可以告诉他们，你结识了一个哥们儿，他那儿全世界所有

的酒都应有尽有。”

    开拉达先生很爱闲聊。他谈到纽约和旧金山。他喜欢讨

论戏剧、绘画和政治。他非常爱国。英国国旗是一块颇能令

人肃然起敬的布片儿，可是如果让一位从亚历山大港或贝鲁

特来的先生去挥舞它，我却不能不感到它多少有点失去了原

来的威严。开拉达先生很随和。我不喜欢装模作样，可是我

仍然感觉到，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话时，他在我的名字

前面加上一个先生之类的称呼，那还是必要的。开拉达先生

无疑是为了让我不要感到生疏，对我并没有使用这类虚礼。

我真不喜欢开拉达先生。当他坐下的时候，我已经把牌放在

一边，可是现在，我想到我们才不过第一次见面，刚才这段

谈话应该已经够长了，于是我又开始玩我的牌。

    “那个3应该放在4上，”开拉达先生说。

    在你一个人玩牌的时候，你翻起一张牌还没看清是个什

么点子，旁边却有一个人告诉你这张牌该往哪儿放，天下再

没有任何比这更让人厌烦的事了。

    “马上就通r，马}_就通了，”他叫喊着。“这张10应该

放在J上。”

    我带着满腔愤怒和厌恶玩完了那把牌。他马上把牌抓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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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。

“你喜欢用牌变戏法吗夕”
“不}-欢，我讨厌用牌变戏法，”我回答说。

“来，加F}L你瞧瞧这一手儿。’，
    '(t'接夜给我变了3种戏法。我对他说，我要到饭厅去占

个位子。

    “噢，那你甭操心了，”他说。“我已经替你占了一个位

子。我想咱们俩既然同住一个舱房，那咱们完全可以就在一
块儿吃饭吧。”

    我可真不喜欢开拉达先生。

    我不仅和他同住一间房，一天3次同在一张桌上吃饭，

而且我要是想在甲板上散散步也没法甩掉他。你根本没有办
法让他识趣点儿。他压根儿水远想不到别人不愿意跟他在一

块儿。他始终认为你一定和他喜欢你一样喜欢他。要在你自

己家里，你可以一脚把他踢下楼去，冲着他的脸砰地把门关

上，他却还丝毫没想到，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他跟准

都合得来，不出3天，船上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了。他什么事

都管，他帮助进行船上的清扫活动，他处理拍卖，他为比赛
活动敛钱作奖金，他组织投环和高尔夫球比赛，组织音乐

会，还管安排化妆跳舞会。你不管什么时候，在任何地方都

能见到他。他在船上肯定无人不恨。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

生，甚至当面也这么叫他。他把这看成是对他的一种恭维。

而他最让人难以忍耐的，是在吃饭的时候。差不多足足一小

时，他总让我们全都听着他的〔他非常热比 喜欢说笑，的

确非常能言善辩。不论谈什么问题，他比谁都知道t更透

彻，而民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意见，就会挫伤他那不叮一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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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荣心。不管谈一个什么哪怕是极不重要的问题，在他没有

让你完全信服他的说法以前，他就决不肯撒手。他永远想不

到他也可能会发生错误。他仿佛就是什么都知道。我们和一

位大夫同坐在一张桌子上。开拉达先生当然可以一切都按他

的意思安排，因为那位大夫非常懒散，而我是对什么都完全

无所谓的，倒只有也是坐在那张桌子上的一个叫南塞的人比

较麻烦一些。他和开拉达先生一样非常武断，而且对那种一

味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痛恨。他们两人之间时断时续的争论

已显得十分尖酸了。

    南塞在美国使馆工作，驻地是神户。他是出身在美国中

西部的一个块头很大的小伙子，多余的脂肪让他的皮肤绷得
很紧，又因穿着一身买来的现成衣服，到处显着鼓鼓囊囊

的。他这是又回到使馆去，因为他的妻子回家去呆了一年，

他不久前坐飞机回纽约去接他的妻子来了。南塞太太是一个

身材矮小的女人，态度和蔼，讲话很幽默。使馆工作工资不

多，她的衣服总穿得非常简单;但她很知道怎样打扮自己。

她总让你看着有一种不同一般的味道。要不是因为她有一种

也许一般女人都有，而现在在她们的言行中不常见到的那种
气质，我也许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了。你不论什么时候看她一

眼，都不能不对她的谦虚神态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神态简直

像绣在她外衣上的一朵花一样。

    有一天晚上，在晚饭桌边，无意谈到了珍珠问题。那会

儿的报纸上曾经大谈聪明的日本人正在用人工的办法培育珍

珠，那位大夫说，这样将不可避免地使天然珍珠的价格下

落。人工珍珠现在看来就已经很好了;不要很久肯定就完全

可以乱真。开拉达先生，一如他对任何问题一样，马上对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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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新问题大发议论。他对我们讲述了关于珍珠的各方面的知

识。我相信南塞对那些知识恐怕根本一无所知，可是他一抓

到机会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，这样不到5分钟一场激烈的争

论便在我们中间展开了。过去我己看到过开拉达先生情绪激

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议论，可是还从来没见他像现在这样

激烈过b最后南塞又讲了句什么激怒他的话，他一拍桌子，

大叫着说: 、:

    “听着，我讲的话可全是有根据的。我现在就是要到日

本去研究一下日本养殖珍珠的事业。我是干这一行的，你去

问任何一个内行人，他都会告诉你我所讲的没有一句不是事

实。世界上最好的珍珠我全都知道，关于珍珠，如果还有什

么我不知道的问题，那些间题也肯定只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    这对我们却是一个新闻，因为开拉达先生，尽管非常健

谈，可对谁也没讲过他是干什么的，我们只模椒地知道他到

日本去是耍进行某种商业活动。他这时十分得意地看着桌上

所有的人。 ;、一，
    ,}.管他们展什么办法培育;像我这样的专家永远一眼

就能看出它是人工培育的。”他用手一指南塞太太戴的一条

工蒯涟。，;’’听我的话，你就放心把，南塞太太，你戴的那根项

链将来就决不会因此少值一分钱。”

  ‘。夭性谦虚的南塞太太不免脸一红，顺手把那项链塞进衣
服里去。南塞向前探过头来。他对我们所有的人看一眼，脸

上含着微笑。

    “南塞太太的项链真够漂亮的，是吧?”
    “我一见就注意到了，”开拉达先生回答说。.}，我当

时心里想，这几颗珍珠可真不错(，”



    “当然，这项链不是我买来的。可我倒很想知道你认为

这项链值多少钱。”

    “噢，按正式价格大约在15000美元上下。可要是你们

在五马路买的，你要说花了3万美元我也不会觉得奇怪。”

    _南塞皱着眉头笑着。

    “我要一说你可会觉得奇怪了，这项链是南塞太太在我

们离开纽约的先一天，在一家百货店里买来的，总共只花子
18个美元。”开拉达先生不禁满脸通红。

    “胡扯。这不仅是真的;而且在这样大小的珍珠里，这

书珍珠还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货色o} 、
    “你愿意打赌吗?我跟你赌104美元，这是假作的石}}a

    “说定了。” ， “ 一‘:{ _’」、’

    “噢.̀艾尔默，你不能拿、件十拿九稳的事去跟人打赌
啊，”，索塞太太说O 气 、’ > :}·’、‘·，六’r,'r  }i}

  ’‘抢脸上露出~丝淡淡的微笑，话音虽然很温柔7'但显然

十分不愿意他那样干。

i}‘伪}} 不能?既然有机会白7.}}笔}yaGa 不捡，
那可是夭下最大的傻瓜。，卜，， ，、·卜，，牡 一:丁w:q i '}r.
    .+可这又怎么去证明呢?’!r她接着说。‘，总不熊光听我R7n

或光听开拉达先生的。” 止_ ，、， 一飞,'‘曰

  ，“让我细看看这项毓’要是伪造的，我马上就会告诉你
打，输lOtJ块钱我倒是不在乎的，”开拉达先生说‘

    “取下来吧，亲爱的。让这位先生好好瞅个够。’一
    南塞太太犹豫了一会儿。她把她的双手放在项链的卡子

上。

    “我打不开这卡子，”她说。‘开拉达先生完全应该相信



我说的话。”

    我忽然感到恐怕一件很不幸的事马上要发生了，可我一

时也想不出该说点什么。
    南塞一跳站了起来。

    “我给你打开。”

    他把那链子递给开拉达先生。那位自以为是的先生从口

袋里掏出放大镜来仔细看了一会儿。在他光滑暗黑的脸上慢

慢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他把项链交回去。他正准备讲话。忽
然间他看到了南塞太太的脸。那脸色一片铁青，她似乎马上

就要昏倒了。她圆睁着一双恐惧的大眼睛望着他，完全是一

副苦苦哀求的神态;那神情是那样明显，我只能奇怪她丈夫

为什么竟会没有注意到。

    开拉达先生张着大嘴楞住了。他满脸胀得通红。你几乎

可以看到他在内心进行的激烈斗争。

    “我弄错了，”他说。“这是做得非常精巧的仿制品，可

当然我用放大镜一看就马上知道这不是真的。我想这破玩艺

儿大约顶多也就值18块钱。”

    他掏出他的皮夹子，从里面拿出了1张100元的钞票。
他一句话没说把钱交给了南塞。

    “这也许可以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以后别再这样自以为

是了，我的年轻朋友，”南塞在接过钞票的时候说。

    我注意到开拉达先生的手直发抖。

    可以想象这件事马上在全船传开了，那天晚上他不得不

忍受了许多人的冷嘲热讽。无所不知先生终于露了底儿，这

可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大笑话。可是南塞太太却叫着头疼回

到舱房里去了。、

    ·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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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二天早晨，我起床后开始刮脸。开拉达先生躺在床

上，抽着一支香烟。忽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摩擦声，接着看

到有人从贴地的门缝里塞进一封信莱。我打开门出去看看。
门外什么人也没有。我捡起那封信，看到上面写的是开拉达

先生。那名字是用印刷体字母写的。我把信交给他。
    “谁来的?”他把信拆开。“噢。”

    他从信封里掏出来的不是一封信，却是1张100元的钞
票。他看着我又一次脸红了。他把那信封撕得粉碎，把它交

给我。

    “劳你驾从窗孔扔出去，好吗?’，
    我替他扔掉，然后我笑着望着他。
    “谁也不愿意让人瞧着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，”他

说。

    “那些珍珠是真的吗?”
    “我要有一个漂亮老婆，我决不会自己呆在神户让她一

个人在纽约呆上1年，”他说。

    到这时，我不再那么不喜欢开拉达先生了。他伸手摸出

他的皮夹子，小L̀地把那100元钞票放了进去。

(黄雨石 译)

〔简 评j

    威廉·萨姆塞特·毛姆 (1874-1965 ) 英国现代著名小

说家。出生于巴黎，年轻时做实习医生，1897发表第一部

小说 《兰贝斯的丽芯 。他曾多次去国外旅行，小说大多取

材于英帝国王义在南大平洋殖民地的生活，作品中弥漫着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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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情调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<人性的枷锁》、(月亮和六便

士》、《刀锋》等。他的短篇小说受莫泊桑影响较大，有很高

的成就，拥有厂大读者群。

    (无所不知先生》这篇故事非常有趣，情节跌宕起伙。

毛姆用谈谐的笔调刻画出了一个鲜明的形象;开拉达多嘴多

舌，遭人仙笑，关键时刻又能自己做出一点栖牲，顾及别人

面子。小说中的 “我”自以为看透了他的旅伴，给开扛达起

了个贬抑性的绰号，孰不知应该领受 “无所不知先生”稚号

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个自命不凡的英国绅士。由此得出的结

论是:人是心灵复杂的动物，人的性格并非一眼能看透。

    小说人物刻画生动，绘声绘色，最妙的地万还在于结尾

时笔法的跌宕，小说最后峰回路转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上 校 太 太

毛 姆

   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战争①爆发前两三年。

    佩里格林夫妇正在吃早饭。他们虽然一共只有两个人，

那张桌子又长，他们俩却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端。乔治·佩

里格林家的祖先们— 是当时的时髦画家们绘制的— 从墙

上俯视着他们。男管家拿来了早晨的邮件。那是给上校的几

封信，业务上的信，《泰晤士报》和给他妻子伊娃的一个小
包。他对他那几封信望了望，就打开 (泰晤士报)看起来。

他们用完早饭，从桌旁站起身;，他注意到他妻子还没打开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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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小包。

    “那是什么””他问。

    “就是几本书嘛。”

    “要我给你打开来吗?”

    “如果你高兴的话。”

    他不欢喜割绳子，因此，费了些劲解开绳结。

    “都是一样的书呀，”他打开小包时说，“同样的书你要

6本，这到底是干吗?”他翻开了其中的一本。“诗集。”接

着，他看看扉页。《当金字塔倾纪的时候》，他念道，伊·凯·

汉密尔顿著。伊娃·凯瑟琳·汉密尔顿，这是他妻子出嫁前的

姓。他感到意外，笑吟吟地看看她。“你写了一本书，伊娃?

你这个调皮的家伙。”

    “我想你不会怎么感兴趣的。你要一本吗?”

    “晴，你知道，我对诗不内行，不过— 嗯，给我一本
吧;我来看看。我拿到我的书房里去。今夭上午我有许多事

情要办。”

    他拿起 《泰晤士报》、他的信件和这本书走了。他的书

房是个舒适的大房间，有一张大书桌，几把皮扶手椅，墙上

挂着他的所谓 “狩猎纪念品”。书架上放着一些参考书，关

于农业的、园艺的、捕鱼的和射击的书籍，还有关于上次大

战的书籍;在那次战争中，他得过一枚军人十字章和一枚卓

越服役勋章。因为结婚以前他一直就在威尔士警卫队里。战

争结束时，他退了役，开始在这座宽敞的}̀}r于里当起乡下绅

士来了。这座房子离谢菲尔德有二十来英里，还是他的一个

祖先于乔治三世在位时建造的。乔治·佩里格林有一块1SOft

英亩光景的地产，他经营得挺精明。他是一个治安官，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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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负打J 狩猎期，他每周要去骑马纵狗打借两天。他是

一个很好的射手，一个高尔夫球F r现在，虽说已经五t一出

头，却还能扫‘一场激烈的网球、他完全有资格自称为 个全

能运动员。

    近来，体重在增加，不过，他仍转是 个仪表堂堂的男

人，高高的身材，灰白的髦头发，只是脑盖上才刚刚开始脱

发，一双坦率的蓝眼睛，端正的五写，红润的面色。他热心

公益，是好几个地方团体的主席，}4J时，与他的阶级和身分

相适应，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员。他把关心他地产上的人的

福利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使他感到满意的是，他

知道照料病人和救济穷人的事，完全可以交给伊娃去办。他

在村郊造了一个诊疗所，还自己掏腰包支付 一个护士的工

资。对于他这种乐善好施，他别无所求，只求领受者们在郡

选举或者普选时投他支持的候选人的票就行。他是一个很讲

交情的人，待底下人和蔼，对佃户体贴，在邻近一带的上流

社会中很得人心。要是有人告诉他，他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

伙伴，他会既感到高兴，又有点儿发窘。他就是希望成为这

样一个人。他不求更高的褒扬了。

    倒嵋的是他没有孩子。他原可以做一个挺好的父亲的，

会慈爱而又严格，按绅 L们的儿子应受到的培育来培养他的

儿子们，送他们上伊顿公拿，你也知道，教他们钓鱼、射击

和骑马。可现在，他的继承人却是一个侄子，是他那个在一

次:’又车事故中LL_ .+i}的哥哥的儿子，孩子倒不坏，但是一点儿

也不像父亲，不，才不哩，差远了;你相信吗，他那笨蛋母

;f.龟把他达}}'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去上学了《、伊娃实在叫佩

F}l格材太火t}3J‘)当然，她是一和[‘等女人，她白个儿有-
          盆)



点钱，她把这幢房子收拾得极好，是个挺好的主妇‘。村上的

人都很喜欢她。当他娶她的时候，她原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妞

儿，奶油色的皮肤，淡褐色的头发，端正的身段，还很健

康，是一个不坏的网球手，他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她竟不会生

孩子，当然，现在她是色衰容谢了，已经年近45岁了嘛;

她的皮肤已变成黄褐色，头发已失去光泽，人瘦得像根木

杆。她倒总是穿得整洁、合身，但她似乎并不为她的容貌 �,}}'

}L，她不用化妆品，甚至不施口红;有时，当她晚间打扮得

漂漂亮亮去参加一个交际聚会时，你看得出来，她以前是相

当有吸引力的，但是通常她却是一个— 唔，你根本不会去

注意的女人。一个满不错的女人，当然，一个好妻子，她不

会生育嘛，这可不能怪她，但是，对一个想有个亲生的继承

人的人来说，可就很难受了，她没有什么活力，这可是她的

问题哪。当他向她求婚的时候，他认为他是爱她的，至少就

一个想结婚和成家的男人来说，已有足够的爱情，但是随着

时间的消逝，他发觉他们俩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。她对打猎

没有兴趣，对钓鱼感到厌烦。自然而然，他们疏远了。不

过，他不得不对她说句公道话，她对他倒是从来不加干扰

的。没有大吵大闹过。他们从不拌嘴。她好像认为，他按自

己的意思办事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当他不时上伦敦去时，

她从来不想跟他一起去。他在那儿有一个姑娘，呢，不能说

是个姑娘了，至少已有35岁，但她是一个白肤金发碧眼和

富有肉感的女人，他只消事先去个电报，他俩就会去吃饭，

看戏，在一起过夜。唉，一个男人，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

生活中是需要有点乐趣的。他心里想 要是伊娃不是那样一

个好女人的话，那她会成为更好的妻子;不过这种想法对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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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对劲的，他把它撂开了。

    乔治·佩里格林看完了 《泰晤士报》，他是一个挺体贴的

人，因此就按了按铃，叫管家把报纸给伊娃送去。然后，他

看了看表。现在是10点半，他11点钟跟一个佃户有约会。

他还有半个钟头可以消磨。

    “还是来看看伊娃的书吧，”他想。

    他微笑着拿起了书。伊娃在她的起坐间里有许多高深的

书，那种书，他全不感兴趣，但如果它们给她以乐趣，那他

也不反对她看。他注意到，他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，一共

不过90页。这就对头了。他同意埃德加·爱伦·坡⑦的意见.
诗要写得短。可是翻了几页，他看到伊娃有几首诗都用的是

长句子，诗句长短不齐，又不押韵。他不欢喜这样的诗。当

他还是个孩子在小学念书时，他记得学过一首诗是这样开头

的 孩子站在嫩烧的甲板上，后来，在伊顿公学，有一首是

这样开始的 毁灭已逮住了你，残忍的国王;然后是 《亨利

五世》，他们硬着头皮读了一个学期。他惊愕地眼瞪着伊娃

的书页。

    “这可不是我所谓的诗，”他说。

    幸好并非全部如此。其中有几首看去是如此古怪，先是

三四个字一行，然后是十个或十五个字一行，还有几首相当

短的小诗，倒是押韵的，谢天谢地，诗行也整齐。有几页上

干脆标了 “十四行诗”这几个字，他出于好奇，把那诗行数

了一下，是十四行。他读起来了。它们似乎都挺好，但说的

是什么，他却不甚了了。他又自奋参语地背诵起来了:“毁

灭已逮住了你，残忍的国王。”

    “可怜的伊娃，”他叹了口气。

      i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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